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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索

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邓又平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名称，最早见于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６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的

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里。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主要指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与磁器口之间，占地约５２５０亩的

一片地区。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之所以将此划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主要依据和意义在于：据解

放初期调查，这里曾是中美合作所的所本部，它不仅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机

关”，而且“是囚禁和屠杀革命志士的集中营，内设酷刑１３０余种。历来在此惨遭杀害的共产

党员和进步人士不知有多少。”〔1〕它是我们揭露美蒋反动派残害中国革命志士的罪证。 

然而，从我们多年来收集到的大量史料表明，说中美合作所是一个集中营，而且是一个专门关

押、刑讯、屠杀革命志士的集中营，是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的。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将曾

经只在时间和空间上部分相连的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重庆集中营混为一谈，并将很多明显是军统重

庆集中营所干的罪恶活动（如解放前夕的“１１．２７”大屠杀）牵强地与中美合作所扯在一

起。 

下面，本文将对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重庆集中营各自的发展、变迁情况作一简要介绍，并以历史事

实为依据作出自己的结论。抛砖引玉，希望借此获得大家的指正。 

一、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目的及主要活动 

１．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闪电般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打乱了美国人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

如意算盘。由于共同对日作战，中美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原来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强国与

弱国的关系上又加进了同盟国的关系。 

当时，美国为了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对付日本，同时，也为了扩大其在华势力，在经济、政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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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给予国民党中国以大量援助和支持。但面临着中国内部两大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

斗，他们又顾虑重重，害怕自己的援助和支持不但打不了日本人，还可能被国民党拿去重新发动

更大规模的内战。而“一旦中国陷入分裂并爆发内战，对日本的有力抵抗运动就会化为乌有。”

〔2〕  

从美国人的这种顾虑和不满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华政策的

总原则是联合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动员中国全部资源，迅速地打败日本。 

在这段特定时期和特定政策下而成立的中美合作所，不可能是一个专门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和

进步人士的特务机构。 

２．特殊战争下的特殊机构 

由于美日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都在空中和海上进行，所以太平洋

上的气象、水文、军事等情报的准确掌握，便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重要保证。而这些，唯有在中

国才能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４２年５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 E. Miles）奉命

来到中国，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3〕 

在驻美武官萧信如的串通下，梅乐斯一到重庆便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挂上钩。经多次协商后，于

１９４３年初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合作所协定》的条约，并在同年４月１５日，由美

蒋双方最高领导人罗斯福和蒋介石批准。“这项协定代表美方签字者是海军部长诺克斯，中国方

面是外交部宋子文部长，然后，是杜诺万少将，萧信如上校和我（梅乐斯）也都签下了名；中间

有一个空白，留给戴笠将军；他在重庆那年７月４日在庆祝美国国庆时，签名志贺。”〔4〕 

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是“（１）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２）严密

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准备策应美军登陆；（３）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

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４）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５）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

的时效，使能制敌机先；（６）扩大警特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７）开展

心理作战；（８）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5〕 

根据这些要求，中美合作所的美蒋特务很快在全国各地建起了１６５座气象站、通讯电台，并由

美国特工人员先后开办了２２个特工训练班，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１０万多名特务，并为其提供

了９０００多吨弹药器材和其他军用物资，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部队。 

这支特殊的队伍，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的任务是打日本人呢，还是帮国民党镇压中国革命？

他们的具体活动是搞侦译军事、政治、气象等情报呢，还是专门逮捕、关押和屠杀政治犯？ 

下面我们罗列了一些曾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的人员所写的材料，让材料来回答上述问题。 

“我于１９４４年４月由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侦收台调中美所第６组（侦译）任侦收员。”

“侦收台的任务是侦收日本在华沿海的海军电报”。 

——卢望植〔6〕 

  “我在情报组所译的情报，国内外的都有，最多的是江南方面，如日本军队的调动、伪军调

动，某仓库所储军火，日军某些番号在何地出现。我新四军的有一少部分，占的比例不大。如某

地发现新四军多少人等。” 

——曾圣杰〔7〕 

“（我）１９４３年冬至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充重庆匪中美所气象组中校组员。”“气象组的工

作，其主要任务为汇集各地气象报告，绘制天气图，预告天气，并将天气预告供应当时所谓的

‘盟军’即美帝的海空军，作为作战参考之用。” 

——徐止善〔8〕 

“当时我所工作的内容是将各组、室搜集的情报由中文译成英文，送给美国人，每份情报上都是

‘戴笠将军致梅乐斯准将’。” 

“据我所翻译接触到的情报内容，有敌伪（日、伪）舰艇、飞机活动情况，后勤运输贮备情况，

兵力调动集结情况，蒋匪军情况也有报道，但比较少，另外气象情报也不在少数。” 

——韩金贵〔9〕 

“心理战争组主要系编写各种宣传品，用秘密方式或飞机散发至沦陷区或日本本土及各战场上。

收听日本或汉奸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或反宣传，内容不外是美蒋伪装抗战的宣传物，

以麻痹沦陷区人民。” 

——李斯康〔10〕 

  以上是中美合作所几个主要业务部门——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的活动。接下，我们再来



看一下另两个业务部门：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的情况。 

军事组：由军统局的别动军总指挥徐函道担任组长。“这一组的主要工作是在重庆、贵阳、西

安、兰州、福建、安徽雄持等地，举办中美合作所特技训练班。每个训练班先后招收三期至五

期，每期受训的学生800-1200人。每期训练的时间为六个月至一年。训练毕业后，即由美国海

军发给武器弹药，予以装备。装备的特警生，分发各战区配合作战。” 

秘密作战组：组长为王一心。“这一组的所谓秘密行动工作，就是派遣行动员在浙江杭州附近以

及广西的柳州南京公路破坏日本运兵汽车，以及破坏日军的军事防御设备。”〔11〕 

对于中美合作所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罗列很多材料，如该所气象组少将组长程凌写的《关于中

美合作所情况》、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写的《中美合作所情况》、军统局会计处处长郭旭写的

《关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材料》，以及近年来从香港、台湾搞到的新资料，如吴相湘著的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良雄著的《戴笠传》、美国人迈克尔·沙勒著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等等。然而，无论这些材料在政治上从哪个角度来介绍中美合作所，但有一点它们是一致的，

即：中美合作所在业务性质上，是一个情报机构，或者说是一个情报和训练机构。 

按《中美合作所协定》的规定：“对日作战胜利后，中美所应即宣布结束。”〔12〕所以到“１

９４５年秋抗战结束后，中美所各地训练单位首先停止活动，……该所上海办事处办理美帝人员

回国，均延至１９４６年５月底全部结束撤销。”〔13〕 

中美合作所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想无论从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目的，还是它的主要活动以及

业务性质上，大家都不可能得出“中美合作所是一个专门逮捕、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的集中营”的结论。 

二、军统重庆集中营的变迁及主要活动 

１９３９年底，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战地工作服务团的名义，将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磁器口、五

灵观、杨家山一带的民房强占，作为乡下办事处。他们名为办公，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建立秘密

巢穴。他们先后在这里办工厂、办学校、办医院，同时也设立了秘密看守所，逐渐将此变成了一

块“特区”。 

设立的看守所，称军统重庆看守所，是由戴笠在１９３９年的夏天，亲自决定将原四川军阀白驹

的“香山别墅”改建而成。第一位所长为侯子川，是原军统枣子堡看守所所长。１９４３年中美

合作所成立，大批美国人来华，戴笠又将这个看守所迁址于附近的渣滓洞，“香山别墅”改为中

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到１９４６年，这里面的情况发生更大的变化。这时抗日战争结束，中美合作所全部撤销，军统

局所属各单位也相继迁往南京。另外国民党又将“西南的军统集中营，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

所、渣滓洞看守所合并，成立了白公馆看守所”〔14〕，于是这块“特区”，又变成了“白公馆

看守所”的地盘。 

１９４７年随着内战的扩大，国民党也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镇压，于是在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

命志士被捕后，这年１０月，曾一度合并撤销的“渣滓洞”，又重被重庆行辕二处恢复关人。这

样，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底，这个特区里面开始同时并存两个规模庞大的监

狱：一个是由保密局（军统局改称）直接管辖的白公馆看守所；一个是由重庆行辕二处开设的渣

滓洞看守所。 

据统计，从１９３９年成立到１９４９年结束，这两个集中营先后关押和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

志士有： 

被关押的： 

１９４０年春天，张露萍、张蔚林等七人； 

１９４０年３月被捕的罗世文、车耀先； 

１９４０年４月被捕的许晓轩、谭沈明； 

１９４１年被捕的叶挺、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幼子宋振中； 

  １９４２年被捕的廖承志； 

１９４６年７月从贵州转来的杨虎城将军； 

１９４７年“６．１”大逮捕中被捕的胡作霖、张现华等４０余人； 

１９４７年“小民茶案”被捕的何雪松、李子伯等８人； 



１９４８年“挺进报事件”被捕的许建业、陈然等１３０余人； 

１９４８年因华蓥山、梁平、垫江武装起义被捕的蒋可然、陈以文等３０余人； 

１９４９年叛徒刘国定（中共市委书记）出卖在成都被捕的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华建等１０

余人； 

１９４９年川东民革组织地下武装而被捕的黎又霖、王白与以及后来的周从化等１０余人。 

被屠杀的： 

１９４６年在松林坡杀害的罗世文、车耀先２人； 

１９４７年在白公馆杀害的尚承文、张长鳌、朱念群３人； 

１９４８年７月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的李大荣、许建业２人；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戴公祠杀害的杨虎城、宋绮云等６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的陈然、王朴等１０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在松林坡秘密枪杀的江竹筠、李青林等３０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在梅园公路旁杀害的阎继明、张醒民２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下午，在步云桥杀害的黄显声、李英毅２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晚，在白公馆杀害的许晓轩、谭沈明等２１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晚，在渣滓洞杀害的蔡梦慰、余祖胜等１９０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９日，在松林坡杀害的黄细亚、赵晶等３２人。〔15〕 

以上的统计数字，也许说不上十分准确，但说它包括了两个看守所的主要罪恶活动，我以为是完

全没问题的。 

现在再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前面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中美合作所成立和结束的时间，它们是：１９

４３年４月和１９４６年５月。 

这两个时间对于我们澄清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将它们与

方才列的那些被捕、被害的时间对照一下，我们会马上发现：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屠

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这些活动要么是在１９４２年之前（即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要

么是在１９４６年以后（即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 

谈到此，可能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总有一段时间是同时并存的

（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６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军统

集中营 隶属于中美合作所吗？ 

三、“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的关系 

以上，我们谈到了“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个“集中营”，但“中美合作所”管辖“集中营”吗？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中美合作所与监狱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大家知道，在前面介绍中美合作所的组织机构时，

我们谈到它的主要业务部门有情报组、气象组、军事组、秘密行动组、心理作战组，而这些部门

的任务都是与监狱的业务无关的，也就是说它们谁也没领导监狱。那么当时的监狱到底由谁掌管

呢？原来，“该所在抗战期间，直接由匪首戴笠和军统局司法室领导。１９４６年冬以后，受保

密局第六处（司法处）直接领导。”〔16〕“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没有直接组织

上的联系。”〔17〕 

第二，现存的档案材料中，没有一份材料能证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参与了集中营的活动。“美

国人在中美合作所的活动主要是搞情报。他们也帮助军统训练过一些特工人员，但并不直接参与

捕人、刑讯、杀人等活动。”〔18〕所以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

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

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 

  第三，中美合作所与监狱在组织人事的安排上，有明显的区别。“中美合作所一切组织由中

美双方人员组成，其负责人由军统及美方共同商派。”〔19〕而军统监狱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从

成立到结束，负责人都由军统单独派往，而且没任何美国人参加管理。〔20〕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段《“中美合作所”内幕》中关于费巩失踪案的记载，它也许可以从另一个

侧面来证实中美合作所与监狱的关系。 

这件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１９４４年春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



引起全国教育界的关注。他们认为，费巩一定是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绑架了。时有与费巩一道留

学英国的同学４０余人，联名上书当时的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请求他出面营救。魏德

迈为树立美国在华的威信，便决定将这件事交给任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来办理。希望通过

美国特务的调查来找到费巩的下落。梅乐斯接令后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他一面指使中美合作所内

一个有名的纽约侦探克拉克少校负责侦破，一面又找到特务头子戴笠商量，希望能在军统的协助

下来完成这一任务。为此，戴笠又派去当时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帮助克拉克破案。然而，虽然

经过两人八方调查，但仍未找到任何确实的线索。最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那些关押人的监狱中

去查一下。于是，在材料中便出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沈醉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戴笠）听了

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学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我们

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这个案子最终结果如何，与本文并无多大关系。只是我们从这段对话中看到，克拉克作为一个中

美合作所的美军“少校”，而且是在梅乐斯的亲自授意下，居然在调查时不能查看一下自己管辖

的监狱（假使这个看守所是属于中美合作所领导的话），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呢？这不是正从另

一个角度说明了，中美合作所根本就无权过问监狱的事务，也就是说在中美合作所与监狱并存期

间，它们没有任何组织或业务上的隶属关系。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知道中美合作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从中国获取对日作战情

报，与国民党当局共建的一个国际性的情报机构。然而，在共同抗日的借口下，它们相互利用，

相互勾结，也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１．臭名昭著的特种警察训练计划 

早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戴笠和梅乐斯就在设想建立一个警察训练学校。中美合作所刚一成

立，该所的各类官员便为了招募训练警察的教官和设备跑回美国。最后他们收了大约５０名教

官，“其设备主要是测谎器和警犬之类的东西。”〔21〕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日，重庆特警班终于宣告成立。学员都是从军统其他训练班抽来的尖子。该班

分刑警和保安两个系，训练科目除侦察、审讯、指纹、心理、化装外，还要进行各种实习训练如

射击、机动车驾驶、警犬使用等等。到抗战结束时，中美合作所的警察训练计划，已经培养出８

００名特务（准备再招收１２００名）。“他们几乎谁都没有受到任何能够用来对付日本人和普

通罪犯的训练。训练的课程集中在对付政治犯和有效的镇压手段方面。”〔22〕 

关于这个特警班，梅乐斯在写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中曾这样自供道：“在今天上午开设了一所新

的学校，传授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刑事侦察的技术；对于继续把这所学校办下去的重要性，我怎么

说也不能算估计过高，它含有一种无法用书面充分表达的复杂的政治意义……”。〔23〕 

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在抗战处于极度紧张的时候，却利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训练和装备国民党

军统局那些与抗日毫无关系的部队，而在１９４６年中美合作所结束后，国民党保密局（军统局

改称）也正是依靠这批由美国训练、装备的特务骨干，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所以我

们认为，也许美国人在当时没有直接参与关押、刑讯、屠杀共产党人的活动，但他们进行的这个

特殊警察训练计划，却是在间接地帮助国民党军统局实现战后镇压革命运动的恶毒阴谋 。正像

戴笠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不会要求美国人去做那样的事情的，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去那样

干。”〔24〕 

２．帮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 

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曾这样自夸，他“憎恨所有的共产党人，应当在中国消灭他们，他本人

乐于从中出一把力”。１９４５年７、８月间，当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梅乐斯认为他可以

“从中出一把力”的机会到了。他首先命令中美合作所的各个训练营，向南京、广州、上海等大

城市挺进。到８月１２日，他又拍电报给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指示他们说，蒋介石和戴笠已

经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战斗，以防止共产党部队开进日军占领区。梅乐斯下令说： 

“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同他们指定的中国部队指挥官一起出发。要全副武装并携带完备

的无线电器材。不要把秘密泄露给你们的任何外界朋友。尽快把所有可用的武器和弹药交给‘忠

义救国军’……并继续提供后勤支援。” 

  几小时后，梅乐斯又再重复这些指示，并十分心虚地告诫那些收到命令的部下，“在郑重保

证你们的部队严守秘密之后，将这一命令烧毁”。〔25〕 

甚至到了日本投降之后，梅乐斯还在继续下达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该帮助戴笠的命令。与此



 

同时，他和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还迫不及待地自己组织了一队武装帆船，抢占港口地区，以帮

助国民党收复沿海城市。当然，尽管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费尽心思、竭尽全力地为国民党抢夺胜

利果实，但到９月中旬，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他们的如意算盘也就落空了。 

如果说前面的“特殊警察训练计划”中美合作所还是间接的帮助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话，那么

“帮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就已经证明中美合作所已直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并充当了国民

党反动派摧毁革命运动的帮凶。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和引证，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美合作所在政治上的二重性（即既有

共同抗日的一面，又有扶蒋反共的一面），不过这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本文所讨论的重点

是：中美合作所的反动性质，到底是通过哪些活动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说从业务性质上讲它到底

是一个情报、训练机构，还是一个从事关押、刑讯、屠杀等活动的集中营。从而也就提出了“中

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名称，无论将其解释为“中美合作所是集中营”还是“中美合作所领导下

的集中营”，都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观点，供史学界的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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